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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作为二十世纪上半叶法国最杰出的女性作家之一，柯莱特在其整个文学
生涯中自始至终都渗透着对女性的关怀。波伏娃曾经高度评价柯莱特在文学创作中体现
的女性意识。柯莱特的早期创作主要以第一人称叙述为主，这些作品与其个人经历有着
密切的联系。当柯莱特的第一段婚姻破裂时，生活境遇的剧变也导致了她在创作中的一
些变化。这些转变体现了柯莱特从被动写作到主动自我言说的转变过程，这对于她之后
的创作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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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朵妮－加布里埃尔·柯莱特（Ｓｉｄｏｎｉｅ－Ｇａｂｒｉｅｌｌｅ　Ｃｏｌｅｔｔｅ，１８７３—１９５４）是法国２０世纪上半叶
最杰出的女性作家之一，她才华出众，一生创作了几十部反映法国社会生活的文学作品。她曾当选
为比利时皇家学院院士，是第一位担任龚古尔奖评选委员会主席的法国女性。在柯莱特的文学生
涯中，对女性的关怀一直是其创作的重要主题之一。从克罗蒂娜（Ｃｌａｕｄｉｎｅ）到茜多（Ｓｉｄｏ），柯莱特
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她们涵盖了女性生命历程中的各个阶段，她以其独特的笔触展
现了当时法国女性的生存处境。尽管柯莱特一生备受争议，但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女性形象足以
确立她在现当代法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是生活还是作品？”这是朱莉娅·克里斯蒂娃（Ｊｕｌｉａ　Ｋｒｉｓｔｅｖａ）在其所著女性天才系列中针对
柯莱特及其作品提出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最能突出柯莱特的创作特点，即个人经验与作品的紧密结
合。在柯莱特用文字构筑的虚构空间中，人们总希望能够从中寻觅到她本人的影子：在克罗蒂娜的
学校里，在勒内（Ｒｅｎéｅ）表演的舞台上，在茜多的花园里……也正因如此，柯莱特的作品经常被评
论界贴上“自传”的标签。无论是在克罗蒂娜系列、《流浪女伶》（Ｌａ　ｖａｇａｂｏｎｄｅ）还是在《白日的诞
生》（Ｌａ　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　ｄｕ　ｊｏｕｒ）等以第一人称作为叙述者的作品中，不仅女性形象占据了作品的核心地
位，而且其中总不乏与作者经历相似的情节。柯莱特也深知反复使用这种叙述形式的结果就是：
“人们总是在我小说的书页中寻找生动的我”。①

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缔造人之一苏珊·Ｓ．兰瑟（Ｓｕｓａｎ　Ｓ．Ｌａｎｓｅｒ）将叙述声音分为三种模式，即
作者的（ａｕｔｈｏｒｉａｌ）、个人的（ｐｅｒｓｏｎａｌ）和集体的（ｃｏｍｍｕｎａｌ）：作者型叙事是一种“异故事的”
（ｈｅｔｅｒｏｄｉｅｇｅｔｉｃ）、集体的并具有潜在自我指称意义的叙事状态；个人型叙事是指热奈特（Ｇéｒａｒ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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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Ｃｏｌｅｔｔｅ．Ｌａ　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　ｄｕ　ｊｏｕｒ，ｕｖｒｅｓ　ｃｏｍｐｌèｔｅｓ　ｄｅ　Ｃｏｌｅｔｔｅ　ＶＩ．Ｐａｒｉｓ，Ｆｌａｍｍａｒｉｏｎ，１９７３，ｐ．４７９．参考译文《白日的诞生》，
桂裕芳译，《柯莱特精选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３７９页。后无特别说明，译文皆出于此。



Ｇｅｎｅｔｔｅ）所谓的“自身故事的”（ａｕｔｏｄｉｅｇｅｔｉｃ）的叙述，其中讲故事的“我”也是故事中的主角，是该主
角以往的自我；集体型叙事指这样一系列的行为，它们或者表达了一种群体的共同声音，或者表达
了各种声音的集合。②

兰瑟指出女性个人型叙事作品会受到三方面的制约。首先，如果女性第一人称叙述者的讲述
行为、故事本身或通过故事构建起来的自我形象超出了世俗公认的女子气质，那么叙述者和作品本
身都可能遭到读者的抵制；其次，女性第一人称叙述者必须与男性已建构的女性声音争夺女性声音
合法代言人的地位；最后，女性个人型叙事作品会强化一种既有的意识形态，“即认为女性作品的
‘自我再现’不过是‘直觉’的产物而不是‘艺术’的结晶”。因此在长期被男性控制的文学领域，女性
作家想要获取作者权威绝非易事。但是女性迫切需要通过自我言说来摆脱被父权社会长期边缘化
的处境，从而真正地“浮出历史地表”。正如西苏（Ｈéｌèｎｅ　Ｃｉｘｏｕｓ）在《美杜莎的笑声》（Ｌｅ　ｒｉｒｅ　ｄｅ　ｌａ
Ｍéｄｕｓｅ）中大声疾呼的那样：

“妇女必须参加写作，必须写自己，必须写妇女。就如同被驱离她们自己的身体那样，妇女一直
被暴虐地驱逐出写作领域，正是由于同样的原因，依据同样的法律，出于同样致命的目的，妇女必须
把自己写进文本———就像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③

因此，柯莱特在创作中所显示出的强烈的女性自我言说欲望在２０世纪初的法国文坛是极其难
能可贵的。然而，当我们回溯柯莱特初涉文坛时期，不难发现她最初的创作并非源于一种对女性自
我言说的自觉性，这与她的个人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众所周知，柯莱特的成名作克罗蒂娜系列的
创作和出版与其第一任丈夫维里（Ｗｉｌｌｙ）息息相关。早在１８９４年秋天，柯莱特在维里的启发下便
开始创作《克罗蒂娜在学校》（Ｃｌａｕｄｉｎｅｌ＇éｃｏｌｅ），但是当１８９５年她完成初稿时，维里并不满意，他
不仅没有从中发觉柯莱特的写作才华，甚至认为鼓励妻子写作完全是个错误的决定，于是他把手稿
搁置一边，不再理会。直到两年后的一天，事情出现了转机，尘封已久的手稿终于迎来了获见天日
的机会。
成为作家对于柯莱特来说的确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在维里的推动下柯莱特相继完成了四部克

罗蒂娜系列，维里在作品的推广过程中也起了不少作用。然而维里在感情上的背叛，以及夺走克罗
蒂娜系列版权的无耻行径，导致了两人最终的决裂。生活境遇的剧变使得柯莱特饱尝了独自在社
会上生存的艰辛，但是她并没有因此放弃写作，而摆脱了维里对作品的干涉也使得柯莱特在创作上
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倾向。我们将以柯莱特的处女作《克罗蒂娜在学校》及其离婚后的首部作品
《流浪女伶》在故事层面和话语层面的不同特点来探讨柯莱特早期个人型叙事作品中的女性叙事
策略。

一、女性意识的自发萌醒

《克罗蒂娜在学校》是柯莱特在维里的建议下以自己儿时的校园生活为蓝本创作的小说。其中
大量借用了现实生活中的亲身经历，评论界也对于克罗蒂娜系列中主人公与作者相似的经历给予
了很多关注。伊丽莎白·沙勒－勒鲁（Ｅｌｉｓａｂｅｔｈ　Ｃｈａｒｌｅｕｘ－Ｌｅｒｏｕｘ）在论文《〈克罗蒂娜在学校〉中的
真实与虚构》（《Ｒéａｌｉｔéｅｔ　ｆｉｃｔｉｏｎ　ｄａｎｓ　Ｃｌａｕｄｉｎｅｌ＇éｃｏｌｅ》）④中指出，柯莱特在写作中稍微修改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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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参见：苏珊·Ｓ．兰瑟．黄必康译．《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１７—２３页。

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黄晓红译．《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张京媛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１８８
页。

Ｃｈａｒｌｅｕｘ－Ｌｅｒｏｕｘ　Ｅ．《Ｒéａｌｉｔéｅｔ　ｆｉｃｔｉｏｎ　ｄａｎｓ　Ｃｌａｕｄｉｎｅｌ＇éｃｏｌｅ》，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ｄｅ　ｌａ　ｓｏｃｉéｔéｄｅ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ｑｕｅｓ　ｅｔ　ｎａｔｕｒｅｌｌｅｓ　ｄｅ
ｌ＇Ｙｖｏｎｎｅ，ｖｏｌ．１１３，１９８１．ｐ．１２１－１６４．



甚至完全保留了人物及地点的称呼。比如“特鲁亚尔”（Ｔｒｏｕｉｌｌａｒｄ）、“萨莱老爹”（ｌｅ　ｐèｒｅ　Ｓａｌｌｅ）、“于
埃”（Ｈｕｅｔ）都是真实的人名，米什洛小姐（Ｍｉｃｈｅｌｏｔ）在现实中是米什兰小姐（Ｍｉｃｈｅｌｉｎ），塞尔让小
姐（Ｓｅｒｇｅｎｔ）实际上是泰兰小姐（Ｔｅｒｒａｉｎ），柯莱特保留了她原本的名字奥兰普（Ｏｌｙｍｐｅ），等等。在
情节方面，塞尔让小姐之所以被提升为校长，与她和迪泰特（Ｄｕｔｅｒｔｒｅ）的暧昧关系是分不开的，这
和现实生活中泰兰小姐的经历基本相同。

继克罗蒂娜系列之后，柯莱特再次以第一人称为叙述者创作了小说《流浪女伶》，其中同样有不
少现实生活的踪影。此时的克罗蒂娜变成了勒内，开朗活泼的少女成了离婚的女人。离开了背叛
自己的男人、独自一人在社会上生存的勒内成了柯莱特的另一个化身。正如柯莱特在序中所言，这
部作品隐射了她在第一段婚姻结束之后的那段日子。离婚后的艰辛生活以及作为哑剧演员的经历
都成了女主人公勒内的生活背景。柯莱特也借此发泄了自己对维里的怨恨：“《流浪女伶》无疑是一
部出色的作品；但它也是一部复仇的小说，从１９１０年５月２１日至１０月１日这部作品在《巴黎生活》
（Ｌａ　ｖｉｅ　ｐａｒｉｓｉｅｎｎｅ）上连载，正是在这期间两人正式宣布离婚。”⑤因此，不难看出在勒内前夫阿道夫
（Ａｄｏｌｐｈｅ　Ｔａｉｌｌａｎｄｙ）身上有不少维里的影子。

尽管这两部小说都与作者的个人经历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整个克罗蒂娜系列是在维里的参
与下完成的。令人惋惜的是克罗蒂娜系列的前两部《克罗蒂娜在学校》和《克罗蒂娜在巴黎》
（ＣｌａｕｄｉｎｅＰａｒｉｓ）的手稿被毁，我们已不可能寻觅到维里在这两部作品中留下的痕迹。但是在《婚
后的克罗蒂娜》（Ｃｌａｕｄｉｎｅ　ｅｎ　ｍéｎａｇｅ）与《克罗蒂娜出走》（Ｃｌａｕｄｉｎｅ　ｓ＇ｅｎ　ｖａ）的手稿中，仍能看到维
里在柯莱特创作上的介入，他对同性恋情节的渲染，对文体的修改，添加色情的文字游戏等等⑥，由
此不难推论出维里对前两部作品的创作也必然有所介入。因此，鉴于柯莱特创作克罗蒂娜系列的
偶然因素，以及男性作家对其创作过程的干预，克罗蒂娜很难显现出自觉的女性意识，尽管克罗蒂
娜表现出超乎其年龄的成熟、独立，以及她对于社会对其性别期待的质疑，但最终她仍然没能逃脱
父权社会赋予女性的命运。克罗蒂娜体现出更多的，是其在孩童时期形成的一种独立、自由的意
志，虽然这种主体意识对于这个年龄的少女而言已属不易，然而她对于如何在以男性中心思想为主
导的社会化进程中保有自己的主体性，以及对于女性在父权社会的真实处境仍然一知半解。小说
中她与学校老师间的冲突，到巴黎之后面对成人世界的困惑、迷惘乃至抗拒，这些只是一种对于任
何企图束缚住她的外围因素的本能反抗。这种情况会同样出现在年龄相仿的男孩身上，比如柯莱
特的另一部以青少年为主题的作品《麦苗》（Ｌｅ　Ｂｌéｅｎ　ｈｅｒｂｅ）中的菲利普（Ｐｈｉｌｉｐｐｅ），对于即将踏入
成人世界的恐惧、不安，以及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都会使得青春期的男孩和女孩更怀念童年时期
的自由自在，从而在面对社会和家庭的期待时表现出叛逆的一面。因此，克罗蒂娜的反抗不是出自
一种自觉自愿的女性意识，她还未体会到作为女性的使命，更不可能理解父权社会中女性的生存处
境。克罗蒂娜仍是一个涉世未深的少女，她尚未具备把握自己命运的勇气和能力，因此她的反抗在
自然与社会的秩序面前显得如此无力且微不足道。

而《流浪女伶》中的女主人公勒内与克罗蒂娜则完全不同。在遭受了丈夫的多次背叛后，勒内
选择与丈夫决裂。逃离家庭后的勒内开始了独自一人的生活，她承受住了来自各方的压力，成为一
个独立自主的女性，在社会上生存了下来。作为父权社会的一种异类存在，她始终保持着作为一个
主体人的尊严，她在舞台上赢得了尊重，也为自己迎来了久违的爱情。但是两人最终没能走进婚姻
的殿堂，小说以勒内拒绝爱情，决定远走他乡而结束。兰瑟（２１３）指出，以婚姻收场是女性叙述声音

５６

论柯莱特早期作品中的女性叙事策略

⑤
⑥

Ｐｉｃｈｏｉｓ　Ｃｌ．，Ｂｒｕｎｅｔ　Ａ．Ｃｏｌｅｔｔｅ．Ｐａｒｉｓ：Ｅｄｉｔｉｏｎ　ｄｅ　Ｆａｌｌｏｉｓ，１９９９，ｐ．２１５．
参见：Ｋｒｉｓｔｅｖａ　Ｊ．Ｌｅ　Ｇéｎｉｅ　ｆéｍｉｎｉｎ３．Ｃｏｌｅｔｔｅ．Ｐａｒｉｓ：Ｇａｌｌｉｍａｒｄ，２００２，ｐ．５５．



史上不解的难题，《简·爱》（Ｊａｎｅ　Ｅｙｒｅ）也不过只是稍稍改写了传统：“婚姻最终不再导致女主人公
的悄然无声”，而《流浪女伶》则彻底颠覆了这个传统，对于勒内而言婚姻决不是女人幸福的唯一
来源：

你心地善良，怀着人世间最美好的诚意，自以为会给我带来幸福，因为你看我一无所
有，孤苦伶仃。然而，你却没有发现我人穷志不穷：世界上最美的沃土，我都不屑一顾，因
为在你情意绵绵的目光折射下，它显得如此渺小，微不足道……

幸福？你敢肯定从此后幸福就能使我心满意足了吗？……生活的价值并不局限于幸
福。你想要我戴上这顶俗不可耐的光环而显得光彩夺目，因为我神色阴森，使你怜悯。⑦

在勒内眼中婚姻已然显得渺小且微不足道，不过只是一顶“俗不可耐的光环”，婚姻能带来的物
质保障以及社会地位远不如作为一个自主、独立的人来得重要，她要主宰自己的生活，所以她宁愿
成为永远的流浪女伶，也决不再甘心于做一个从属于男人的次要者。从隐忍丈夫的背叛，到“宁可

在自寻短见之前甘冒穷困潦倒之险，也决不愿意再见到阿道夫·塔杨迪”⑧，直到最后拒绝爱情远
走他乡，勒内不仅主动逃离了夫权家庭的枷锁，并且经受住了父权社会对所谓单身妇女的一路围追
堵截：离婚后来自各方的压力，生存的困境以及爱情的诱惑，她的经历表现出了女性主体意识觉醒
的整个过程。更可贵的是娜拉在面对温柔地召唤她屈从的爱情面前，她没有放弃自我、选择婚姻，

最后的离开正是勒内对两性关系中男性中心思想的拒绝。

与克罗蒂娜对成人世界的本能抗拒相比，勒内对于男权思想的认识、质疑和反抗，以及她对女
性主体性的坚守，都凸显出勒内更为自觉的女性意识。因此，克罗蒂娜系列和《流浪女伶》所体现出
的女性主体意识是有所差别的，这种差异性不仅仅存在于故事层面，在话语层面也有所体现。

二、女性主体的话语构建

“私下型叙述”和“公开型叙述”是兰瑟在《走向女性主义叙事学》中根据受述者所处位置提出的

概念。对故事内的受述者叙述为“私下的”，而对故事外的受述者（即读者）叙述则为“公开的”⑨。

最典型的私下型叙述就是日记和书信体小说，受述者均位于文本内，而公开型叙述则尤其能凸显出
作者的权威。兰瑟（２０２）认为，长期以来公开的话语属于男性，私下的话语属于女性，这种两分法制
约着女性私人的叙述声音，直到１９世纪《简·爱》的问世，这部作品被兰瑟誉为“最早以公开的受述
者为对象的虚构性自传之一”。兰瑟之所以有这样的看法，源于她对女性作者权威的关注，她将叙
述模式与社会身份相结合，并且把叙述者、受述者、所述对象之间的关系视为一种权利斗争关系。

由此兰瑟根据叙述者的人称区分了三种叙述声音。在论述个人型叙述声音时，由于考虑到女性个
人型叙事在父权社会中可能遭受的制约因素，兰瑟（２４）把对个人型叙述声音的研究重点放在特定
历史时期内女性作家在个人型叙事中如何通过结合私下型叙述与公开型叙述来“建构并公开表述
女性主体性以及重新定义‘女子气质’”。因此，如何利用结构权威来彰显性别权威成了女性个人型
叙事突破西方文学传统的关键所在。

个人型叙事作品在柯莱特创作生涯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尽管评论界对其个人型叙事作
品与其个人经验的结合颇有微词，但是正如兰瑟（２０）所言“自身故事的叙述的‘我’也是结构上‘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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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的’声音，它统筹着其他人物的声音”。尽管个人型叙述声音无法超越具体人物，而且经常会被当
作自传体，但是个人型叙述声音的权威又往往名正言顺，使得“我”的叙述声音理所当然地成为作品
中不容置疑的唯一权威。在柯莱特的早期创作中，虽然克罗蒂娜系列与《流浪女伶》都属于个人型
叙述作品，但是两者之间还是存在着一些差异，致使它们在表述女性主体性方面呈现出不同的
特点。

克罗蒂娜系列采取了日记体小说的叙述形式，日记属于“私下型叙述”，因为日记是面向自己的
写作，它的公开受述者应该只有日记作者本人，当然也有可能存在一些故事内的受述者，如日记作
者对日记中某个人物的叙述，所以日记的受述者应该都位于故事内。然而日记的公开则改变了这
一局面，大众读者成为了日记的公开受述者。因此，为了让读者确信日记的私密性和真实性，大部
分日记体小说都会为日记的公开作出相应合理的解释。在《克罗蒂娜在学校》初版的序言中，维里
以出版商的口气解释说自己收到了一位年轻姑娘寄来的日记手稿，由此成就了这本书的问世瑏瑠。

尽管维里侵占了克罗蒂娜系列的版权，夺取了柯莱特的署名权，但在当时仍然由男性统治的法国文
坛，维里的署名无疑为克罗蒂娜系列的接受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克罗蒂娜的叙述声音在维里的掩
饰下变成了由男性建构的女性声音，从而即刻“合法化”了。然而，殊不知在男性作家署名的伪装
下，小说中的女性叙述声音终于得以公开挑战传统意义的“女子气质”。作为日记叙事者的克罗蒂
娜不仅是一个旁观者、批评者和评判者，更是生活的体验者，叙事中的自我表白和自我感情的宣泄，

突出了鲜明的主体性和自我意识。此外日记体的叙述形式也十分符合青春期少女的某些心里特
征。青春期是一个叛逆的时期，对独立的追求使青少年开始反抗成人对自己的控制，这常常表现在
对于父母意志的违背，然而青少年对成人的反抗往往无法得到预期的效果，此时日记便成了其表达
自我的另一种途径，日记的私密性使其能够摆脱成人的干涉而畅所欲言。而克罗蒂娜在日记中显
示出的强烈主体意识与社会对少女的期待之间产生了裂隙，这成为小说矛盾的焦点。

日记中的克罗蒂娜完全是一个孤独的灵魂，她与学校里的同伴们完全处于不同的世界，家境殷
实、学业优秀、思想独立且叛逆，唯一的亲人总是忙于工作，对她无暇顾及。因此，克罗蒂娜只能通
过日记来倾诉自己的遭遇，宣泄自己的情感。叙述者运用了大量的直接引语，通过对话以及内心独
白来表现自己与其他人物的不同、分歧乃至冲突。申丹在《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中论述人物
话语表达形式时指出，直接引语忠实地保留了人物语言的各种特质，它的“直接性”和“生动性”对于
人物的性格塑造十分重要：“由于它带有引述句与引号，故不能像自由直接引语那样自然地与叙述
语相混合，但它的引号所产生的音响效果有时却正是作者所需要的”瑏瑡。

……在黑板前，我摇了摇头轻声地说：“不”。
———怎么回事，您不会做这道题？
———不，今天我不愿意求根。这很无趣。
———克罗蒂娜，您疯了吗？
———小姐，我不知道。但是如果我做了这道题或者其他类似的题目，我觉得自己就会

生病。
———克罗蒂娜，您想受罚吗？
———无论什么惩罚我都欣然接受，就是不要做题。这不是服从的问题；是因为我不能

做这道题。我向您保证，我很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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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班人都高兴地跺脚了；艾梅小姐显得很不耐烦，她愤怒了。
———那么，您听我的话吗？不然我会向塞尔让小姐汇报的，我们走着瞧。
———我向您再次表达我的遗憾。
我在心里向她喊道：“可恶的人，我根本就看不上你，我应该尽可能地多说些让你烦心

的事。”瑏瑢

此处克罗蒂娜与艾梅小姐发生了直接冲突，她话语中的每一声“不”都显得如此响亮，这是对艾
梅小姐作为老师权威的挑战。她抵制任何想要使其服从的声音，决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主体性来换
取成人世界对自己的认可。因此，直接引语的运用不仅与克罗蒂娜率直、独立的个性十分切合，而
且当克罗蒂娜的声音与其他人物声音产生碰撞时，不仅仅是其主体性的充分体现，更是她直接表达
对于青春期女性社会化进程的质疑与反抗。
由于日记体小说对于受述者的限制，日记作者一般不会直接与日记以外的人物产生交集，尽管

克罗蒂娜系列的出版使得广大读者成为了公开的受述者，但是整个文本仍然保留了日记面向自我
写作的特点，叙述者没有与除自己以外的公开受述者进行直接对话。虽然日记充分体现了克罗蒂
娜强烈的主体意识，但私下型叙述的特点却限制了克罗蒂娜对于其他公开受述者的叙述，这难免会
减弱女性主体性的公开表述。

《流浪女伶》是柯莱特摆脱维里控制后独立创作的首部作品，文本中的女性意识就如同她重获
自由后的人生一样逐渐苏醒过来，在叙述策略方面也呈现出与克罗蒂娜系列不同的特质。这部作
品无疑包含了柯莱特对过往那段婚姻的控诉，她把这份怨恨埋藏在勒内心中，让她以女性的身份去
反抗父权社会以男性为中心的价值体系。《流浪女伶》的第一个场景，在剧场的化妆室里，勒内看到
墙上“由一只女人的纤手画下了‘玛丽’二字，这个人名的末尾以热切的华缀高高挑起，犹如一声呼
喊，冲天而起……”瑏瑣，这正是勒内想要冲破一切束缚的呼喊，而这声呼喊也主宰了整篇小说的叙述
声音。
摆脱了克罗蒂娜日记式写作的限制，《流浪女伶》在叙述过程中显现出更为开放型的趋势。叙

述者多次对公开受述者进行直接的叙述，并且她把受述者进行了性别的区分：
很快就要出发？自由？……算了吧！只有当你刚爱上一个人，爱情第一次降临在你

的心中，当你把自由献给你所爱的人并对他说：“我是你的，收下吧！我愿意为你奉献出更
多更多……”的时候，自由才真正值得赞叹。瑏瑤

这一段引文是叙述者针对女性读者的公开型叙述。在这段话语中叙述者对女性为了爱情而放
弃自我的做法提出了公开质疑。男性中心的主流价值观使得女性在两性关系中处于从属的位置，
而女性自愿奉献一切的思想正是长期受到性别压迫的结果，她丝毫没有察觉到自己为获取爱情而
付出的代价是多么的沉重，因为她将要失去的是作为一个人的重要性。对于勒内而言，在经历了爱
情的背叛以及离婚后的种种困境之后，她拒绝再依附于任何男人，她的反抗并不是去赢得自己说话
的声音，她已经在自己的生活圈子里赢得了尊重和一定的话语权，她所要面临的是在越来越诱人屈
从的压力面前保持自己的声音。当马克西姆对勒内深情表白时，当他为两人勾画以后的美好生活
时，当他规劝勒内放下那份抛头露脸的工作回归家庭时，勒内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声音归于沉默，她
拒绝为马克西姆辞去剧院的工作，毅然决定去外省巡演。

我已经认识你，今天我又重新认识你。难道你不是那种自以为奉献而实质上却在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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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男人吗？你是闯来分享我的生活的……分享，好吧；“拿走你的那一份！”我的行动，你
要占一半，我心中那个装着我的思想的秘密宝塔，你每时每刻都要侵入，对吗？瑏瑥

这一段引文是叙述者在小说结尾处对马克西姆的最后告别，这段话并没有出现在勒内写给马
克西姆的最后一封信中，而是在信寄出之后勒内续写了在信中自己想说但没有说出的话，由于信已
经寄出，此处的受述者已经不仅仅限于马克西姆个人了，尽管叙述者运用第二人称单数称呼马克西
姆，但事实上它所针对的是整个男性群体，由此它的受述者既有故事内的人物马克西姆，也包含了
故事外的男性读者，这样便使得私下型叙述与公开型叙述在同一段话语中共存。勒内把马克西姆
归为“那种自以为奉献而实质上却在占有的男人”，表面上她是对马克西姆男性中心思想的谴责，事
实上是针对以马克西姆为代表的上流社会男性。勒内的话语显得十分强硬、尖锐，这是她与男性的
直接对话，她在强调女性主体性重要性的同时，表达了自己对于男性中心思想的公开反抗。叙述者
在这段话语中实现了从私下型叙述向公开型叙述的转变，这意味着叙述者已不再仅限于自身故事
的叙述，她将叙事引向现实生活，并且对当时社会的普遍价值观提出了质疑。这就是兰瑟（１８）所谓
的“外露的作者性”或“作者性”，即叙述者“作深层的思考和评价，在虚构世界‘以外’总结归纳，寻求
与受述者对话”。此处叙述者表现的作者性起到了把隐含作者推向前台的作用，通过对故事外男性
读者的公开叙述表达隐含作者鲜明的性别立场。
此外，除了运用公开型叙述守护女性的主体性，叙述者还对文本中的男性声音及其文字权威发

起了进攻。在巡演期间，勒内与马克西姆仍然保持着通信，马克西姆依旧向勒内热烈地表达爱意，
但此时作为叙述者的勒内只公开了自己的信，而马克西姆的信件几乎都是由叙述者简要转述，随着
勒内心中去意已决，男性的声音以及男性的文字权威完全被女性叙述者的声音彻底压制住了，从而
进一步突出了女性的作者权威。

结　　语

克罗蒂娜和勒内在柯莱特早期个人型叙事作品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克罗蒂娜代表了柯
莱特文学生涯的开端；而勒内则象征着柯莱特在个人生活以及文学创作上的一个全新起点。因此
研究这两个时期的代表作有利于更好地理解摆脱维里之后的柯莱特在创作中所表现出的变化。尽
管这些变化与其人生境遇的剧变有一定的联系，但除了关注作品情节与其个人经历的关联之外，也
应该注意到作品通过不同叙事层面的变化所呈现出的性别意识。在故事层面上，从克罗蒂娜到勒
内，不仅仅是从少女到成年女性的转变，更是女性意识逐渐苏醒的过程。而在话语层面，从克罗蒂
娜系列具有私密性的日记体小说到《流浪女伶》中的公开型叙述，其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不再仅仅
满足于封闭的叙事结构内部，而是通过与公开受述者的直接对话来表述女性主体性。此外在叙述
过程中对男性声音以及男性文字权威的压制更体现出叙述者试图完全掌控性别化作者权威的

野心。
与克罗蒂娜系列相比，《流浪女伶》无论在故事层面还是话语层面都显现出更为鲜明的性别意

识，因此这部作品可谓是柯莱特文学创作中自觉表现女性意识的开端。柯莱特在之后的创作中进
一步延续和提升了叙事的性别意识。处于生命历程不同阶段的女性都成为了柯莱特所关注的对
象，此外她在叙述形式上也不再单一化，而无论采取何种叙述形式，柯莱特始终坚守着女性的叙述
声音。尽管她的很多作品依旧无法逃脱评论界对其过于个人化叙事特点的质疑，但是决不能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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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忽视柯莱特在创作中表现出的女性自我言说的欲望。正是这股强烈的自我言说欲望不断促使着
她通过女性的叙述声音来表达对于同时代女性处境的理解和同情、对于女性坚持主体性的尊重及
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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